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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春游，学生会组织了在学生会工

作的同学去西陵参观的活动。一路上

同学们的旅途是艰苦的，坐的是大卡

车，吃的是从食堂自买的五分钱一个

的大面包，但同学们都很高兴、很快

乐，一路歌声、一路欢笑，在各自的

大卡车上飞扬。

在第 21 届学生会工作的这段岁

月，距今已过去了 34 年，我也已进入

了即将退休的年龄。回顾这段难忘的

经历，青春闪光，情谊无价，人生不老！

这近两年的学生会工作经历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丰富了我的大学生活，

我从老林和其他学生会干部那里学到

了很多东西，开阔了眼界，锻炼了思维和工

作能力，形成了好的习惯和工作方法，成为

我走上工作岗位后做人做事的坐标参照。我

生活部同学在西陵的合影。左 5为作者、左 6为林炎志

感谢清华，感谢部队，感谢生活，怀念在学

生会工作的这段难忘岁月。

2015 年 3 月 10 日于北京

毕业都 30 年了。这世界变化快 , 都有

讲不完的故事吧？

两年前，我们班潮女们在微信上整了

个环 01 群，把漂泊在四大洲的同学聚起来，

张罗着毕业 30 年要回母校闹闹。北京的同

学又毅然扛起了操办聚会的重任。有同学

准备奉献白酒、红酒，有同学分享老照片。

校园照、野外照、军训照、实习照、臭美

照、纪念照、黑白学生证照、彩色同屋照，

还有八姐妹照、毕业留念照，张张动人。

这张全家福，绿色军装、灰蓝中山装、

新潮的西装夹克大衣，昔日红小兵、红卫

兵们已经流露出独立的个性、自由的气息，

有点儿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青年模样

儿了。

环 01 有 13 位同学来自首都，17 位是

从祖国四面八方搭乘绿皮火车来到北京。清

华园历经沧桑，依然清丽脱俗，到处都那么

新鲜有趣。清华地盘真大，学生真多。我们

这 30 位各自高中的学霸，机缘巧合被搁到

环 01，很快就有了认同感。记得系运动会上，

我们班有位同学在校队玩全能，自是主力，

而多数同学都没受过正经训练，可还是在标

枪、跳高、跳远、铅球、4×100 接力等项

目爆发出惊人的潜力，给环 01 拿了好多分，

简直卧虎藏龙。也许属虎的多，平常大都喜

大学小忆
○王　飚（1980 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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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单独活动。参加校体育代表队的、参加军

乐队的、参加通讯社的、参加清华经协的、

到人大听“控制论”的，隔段时间就有同学

带给你惊喜。估计还有干了好事不出声的，

行胜于言嘛。那会儿青春年少、又牛又二，

闹个小别扭啥的，转身就忘了。回想起来，

30 位同学个性迥异又和而不同，真像个大

家庭，又像是大课堂。

那会儿，神州大地思想解放运动高潮

迭起。从小被要求背政治的我们，开始重

新认识自己与环境，追问我是谁。宿舍夜

谈，各种奇谈怪论百花齐放，熄灯后各种

腔调的普通话还在黑暗中百家争鸣。赶上

老乡来宿舍聊大天儿，毛派乡音、吴侬软

语、川江号子、西北狼嗥，京片子、东北腔、

天津味儿、广东普通话，南腔北调都有喜感，

东邪西毒嘛事儿都聊。

清华女生少。幸运的是我们班有八位。

八姐妹心地善良、才情各异。女生多欢笑

就多，班里不逢年不过节也要搞点儿活动，

颐和园、香山、十渡、野三坡，哪儿野去

哪儿，用集体活动掩盖地下活动。那时候

谈恋爱还算地下活动，少男少女前仆后继

勇当地下工作者。也许到今天还有潜伏的

呢。有个臭小子给女生起了个外号叫“八

路”，去新斋说是“去八路那儿”，女生

来二号楼说是“八路来了”，真是红色电

影看多了。那时候几乎人人有外号，记得

一次在环境实验室用牛肉冻培养菌种，几

个男生牛二、王二互叫外号，不料有个女

生笑说：你们怎么都是老二啊？大家都快

笑死了。而我们二号楼出现了返祖现象：

结 0 有个班清一色全男生，这班和尚真叫

自强不息，愣是把北医女生整来搞舞会。

那会儿跳交谊舞还算闯红灯，找个教室把

桌椅板凳一归拢，拿个板砖大小的录音机

放上《军港之夜》《甜蜜蜜》就开跳。后

来开放了，资产阶级的迪斯科也开绿灯了，

反而没劲了，都改地下活动了。

我们班还有 13 位北京土著，让我们很

接地气。第一学期，到

颐和园荡起双桨，到全

聚德忆苦思甜，找个小

屋整成暗室洗像等，都

是土著们领着干的。有

一次到昆明湖摸蛤蜊，

然后到一位土著家做汤

喝，一大帮废物谁也不

知道炖和煮的区别，把

蛤肉弄得比橡皮还硬，

可是穷欢乐很开心。我

们屋有位土著，每次周

末省亲，都带来很多新

鲜事儿。星星画展啊，

西单民主墙啊，宿舍夜1980 级环 01 班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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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就成了大课堂。他还经常带来好书，《寂

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科学革命》什

么的。一次带来《书剑恩仇录》，害得我在

走廊灯下看了一个通宵，双眼布满了血丝。

他周末回家，常把板砖式录音机留给我们，

星期天可以听上一整天的音乐。苏小明、邓

丽君、德沃夏克、贝多芬，饥不择食，十分

过瘾。那会儿土著们省亲归来，有时候也带

点儿好吃的。一次带回来一罐萝卜干，少说

也有一斤。不知哪个馋猫，一会儿功夫把一

罐儿咸菜全报销了。那会儿，到北京同学家

撮一顿，至少回味大半年。

我们班人喜欢户外，而荒岛是最爱之

一。荒岛一带曾是皇家园林，雅号近春园，

算是人间最富贵的地方了。后来那些个爷

尘归尘、土归土，近春园也成荒岛了。记

得当时哥儿几个感慨人力渺小，熵增加原

理不可抗拒，环绕荒岛的荷塘因朱自清先

生的《荷塘月色》而著名。而冬日里的荷

塘月色也很美，赶上寒冬月圆之夜，荷塘

冰面犹如灵动的明镜，辉映变幻着月光。

融化在月清冰华之中，大有飘飘欲仙之感。

记得我们冬天上滑冰课就在荷塘，还摔了

很多大跟头。

荒岛也有土著，有时候吓人一跳。记

得一个夏天，哥儿几个在荒岛看书，忽然

听到草丛里唰唰作响，一哥们儿跳起惊呼：

“蛇！蛇、蛇、蛇！”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

一条草绿色的蛇慢条斯理地游着，仿佛没

听到人叫，继续向前游去，消失在密密的

草丛中。还没等我们跟着惊叫或逃跑，一

切又恢复平静。还有一种土著是“豪猪”（刺

猬）。猪的命运就比较悲惨了，被糊上泥

巴烤成了叫花猪，然后被“叫花子”吃了。

过程血腥，滋味古怪，不提了。

而“卡桑德拉大桥”得提，那是永远

消失了的“清华古迹”。环绕荒岛有荷塘，

荷塘西北有铁桥，跨越荷塘联接荒岛和“大

陆”，是来往荒岛必经之桥。那时这座铁

桥老态龙钟，油漆剥落、锈迹斑斑，部分

焊缝开裂，走上去颤颤巍巍吱吱嘎嘎的，

好像随时都可能解体落入水中。当时有一

部灾难片《卡桑德拉大桥》热映，据说卡

桑德拉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特洛伊的公主，

有预言未来的法力，我们就把荒岛铁桥叫

卡桑德拉大桥。

清华有个露天音乐厅，也是环 01 同学

常去的圣地。一次我从二号楼去东阶，路

上被美妙的音乐吸引。循声走去，看到一

座小楼，楼边有一小块空地连接到南北大

道那排高大的树木。小楼的窗户上架起了

大音箱，音乐就从音箱充盈了整个空间，

小楼和大树之间简直就像一个露天音乐厅。

音乐厅里同学们三三两两，或坐或立或卧，

静静地聆听着。曲终人散，淡淡的晚霞像

轻盈的丝巾漂浮在蓝天，让人特别平静。

后来才知道那天听的是《沉思曲》，诉说

心灵中的天人大战。现在还经常找来听，

环 01 班同学郊游从西门出发。左 1 为作
者王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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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重温音乐初恋。

真心感谢音乐室老师们。记得萨拉萨蒂

演绎的《流浪者之歌》催人泪下，堪称流泪

者之歌。还有《黄河大合唱》、《瑶族舞曲》、

《自新大陆》、《1812 序曲》等等，都激

荡着年轻的心灵。那时候校音乐室有很多录

音带，你可以去录制经典曲目，也有先锋音

乐。一次播放雅尔的电子乐，震撼！我沉浸

在《氧气》中，《十的幂》的一个个镜头，

随着音乐的节拍在脑子里律动。那时一轮明

月升上树梢，让人无比感动。

回想起来，同学们个个都是最亲近的

启蒙老师。比如说我们屋老大，厚道真诚，

能文能武，很有个性，外号“大牛”。刚

入校他就带我参加了校足球队，尽管是板

凳队员，也拿着粉红色小票去运动员食堂

吃小炒了。一天大雨，我俩一时兴起，在

二号楼和五食堂之间，你一大脚开过来、

我一个凌空射回去，天地人球都融在水里，

真叫酣畅淋漓。“大牛”动手能力很强，

还给我刻了一枚藏书章。那时候最爱看禁

书，一位同学从香港帮我带来尼采的《瞧，

这个人》，伴着我走南闯北，到现在还珍

藏着，时不时把玩翻看。

我们班最小的同学外号“小娃娃”，

他总是笑呵呵的，笑容总是孩子般纯真。

15 岁就考上清华，是他们高中校长的笔杆

子，还是县里竞赛获胜的插秧能手！班里

支书年龄最大，他下乡到广东农村，就着

煤油灯自强不息，硬是考上清华。记得大

冷天儿，北方同学都捂上了，他还穿着的

确良军裤，东区西区走来走去上课、上自习。

他和七字班学长属于同一代人，他们多数

下过乡、进过厂、扛过枪，成熟稳重。

入学不久，就赶上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

和校学生会主席选举，七字班是主角儿。清

华也出现竞选大字报，用德先生、赛先生批

判现实，“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

万户侯”。我跟着看热闹，觉得这些大作博

古通今，自个儿就像井底之蛙，倒是平添了

学习动力。有位七字班的学生会主席竞选人

提出了“稳健的三级管”理论，说当选后将

联通校方、教职工和学生，以共同改善各项

工作。一天中午在五食堂门前，此君站在水

井盖上，发表竞选演说。褪色的中山装，硬

硬的胡茬，讲完三极管，他一手拿馒头一手

拿菜盆，边吃边回答提问。后来在二号楼前

见到他慢悠悠骑个破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哪

都响那种。他下车聊天，说他都是孩儿他爹

了，上有老下有小，说我们零字班小师弟，

一心学习多好。后来我们把票都投给了孩儿

他爹，他还真就当选了。

那时候，有同学把“利比多”和体育

结缘了，在运动场撒欢儿，看比赛闹腾。

女排赢了，游行；男足输了也游行。有时

候一兴奋就游到北大，狂呼乱喊一通再游

回清华。大半夜的在二校门毛主席像下，

大声争论中国为什么落后。偶尔还有犯二

的哥们儿，摔个旧暖瓶、烧个破席子当作

鞭炮焰火，就像闹红卫兵似的。二号楼每

一层楼只有一个电视间，碰上比赛近百号

人挤着喧哗着，来晚了得站在凳子上伸长

脖子看着远方的小屏幕。民主选出的学生

会应大家要求，争取到开放电教来看球。

球赛还没开战，电教已经人声嘈杂桌椅板

凳响成一片。这时，扩音器里出现孩儿他

爹的声音：“上帝让谁死亡，必先让他疯狂。

改善学校各项工作，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起！”同学们真还就安静下来。

清华有学术底线。经过各种折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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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文革”后青黄不接，母校整个教学

系统仍然坚守着底线。微积分导数概率与

数理统计，力学光学电磁学核物理学，无

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环 0

基础课汹涌而来。任你是学霸，不脱胎换

骨适应清华的节奏一样挂红灯。图书馆阅

览室经常爆满，只能一教二教电教，到处

打游击。节假日还在水利馆空空荡荡的教

室里，独自挑灯夜战，一个个苦行僧似的。

还有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还有毕业论文。

做毕业论文时，从选择课题做文献研究建

立理论假说设计实验方案做开题报告，经

过环境实验室做几个月实验观察记录整理

实验数据，到做数理统计分析撰写报告，

再到通过论文答辩，每一步都得下苦功。

校办工厂实习和宝钢实习，简直就像休大

假。母校这些魔鬼训练，让人有“一览众

山小”的底气，毕业后学什么都不怵，干

什么都有一条坚韧的学术底线。

回忆起来，母校还有一条底线：通识

教育和清华学风。那会儿母校尽可能开展

各种活动，尽可能开发每个人的潜能，让

我们都有全面发展的机会。金工实习车铣

刨磨钳工铸造、物理实验化学实验生物实

验、田径球类游泳体操滑冰还有手球垒球、

各种社团活动，不可胜记。就连放电影，

也多是世界级杰作。在大礼堂看《世界在

他们脚下》，震了！原来足球世界如此壮丽。

在体育馆看足球教学片，震了！巴西球王

贝利、加林查和瓦瓦的神奇球技和默契配

合，简直是超人境界。《圣雄甘地》，震了！

《十的幂》短短 10 分钟，用镜头展现从原

子内部到无垠宇宙，那视野，那想象力，

又震了！这些杰作形成心灵环境，激发对

宇宙人生的探索热望。感谢那些无名英雄

淘来这些杰作！

还有讲座。自初创起，清华前辈就邀

请各界大师来校办讲座，形成了大学的精

神格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来

源于 1914 年梁启超先生的一次讲座，这一

伟大传统传承至今。记得每个周末都有好

几个讲座，我真希望自己是孙猴子，有分

身术。李燕先生的国画讲座，现场挥毫泼

墨画了一只猴子。加州大学教授的数学讲

座，开口就说这个世界如此有序如此和谐，

是上帝用数学创造的，独特的角度让人脑

洞大开。一次在大礼堂，李德伦先生陪同

世界级的音乐教育家和指挥家赫伯特·齐

佩尔演出，并做讲解。齐佩尔先生曾在二

战时，被纳粹关在达豪集中营，在地狱还

创作了《达豪之歌》，以顽强的生命意志

激励了很多难友生存下来。

影响最大的是雷祯孝先生的人才学讲

座。他首创人才学，提倡自我设计、双向选

择。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常识，当时却是大

逆不道。当时讲究做一颗螺丝钉，螺丝钉

怎么能自我设计双向选择呢？结果他在 80

多所大学演讲了 100 多场。记得那是 1980

年冬一个夜晚，清华主楼后厅过道都站满

了人，窗台也坐满了人。讲台上雷祯孝先

生激情宣讲，台上台下强烈共鸣，雷鸣般

鼓掌有十几次。讲座一结束，同学拥上前

去请他签名，挤得他站立不稳满头大汗。

环 01 的同学熄灯后还在黑暗里争论不休。

后来，2006 年母校又请他演讲，并特

聘他为清华大学研究生“启航计划”特邀

指导教师。大师是稀缺的，在平凡的小事

中坚守大学底线，在清华大学总是不乏其

人。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因吧。


